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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二次世界大戰猛烈的戰

火即將進入尾聲，台灣本島的另一場戰

爭卻正要風起雲湧。史上最大規模的傳

染病毒大舉入侵台灣，百分之八十以上

的居民都遭到了感染，出現發燒、關節

疼痛、皮下出血，到最後甚至是死亡的

可怕症狀。

這次流行的傳染病，發燒的症狀很奇

特，是呈現馬鞍型的怪異體溫變化，也

就是發燒個二、三天以後，病人會自動

退燒，但不久之後又會再度燒起來。

骨頭痛到要裂開一樣

這種體溫現象便是這個傳染病的特色

之一。染上這種傳染病的病人，除了高

燒不退之外，另外，病患全身的骨頭、

關節，都會感到非常的酸痛，因此當時

有人把這個病叫做「斷骨熱」，或者是

「裂骨熱」，這些都是形容病患疼痛的

程度，就像是全身的骨頭要裂開來、或

是要斷掉一樣的難受。而當年他們所感

染的，就是現今大家所熟知的「登革

炎夏暗潮不可不知的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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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七十七歲的連日清博士，畢生投入傳染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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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今年已經七十七歲高齡的連

日清博士，在一九四二年傳染

病的大流行期間，也不幸遭受

到感染，但也是因為這一次的

傳染病，連日清集畢生心力投

入從事登革病毒的相關研究。

連日清回憶起感染後的症狀

表示：「當時肌肉僵硬、痛，

好像我們跑馬拉松，第二天腿

部肌肉就僵硬，那樣的痛苦，

連續有一個星期，相當嚴重。」

親身體驗過那場浩劫的連日清，當

年才十六歲，在台北帝國大學熱帶醫

學研究所為日本教授打字、整理資料。

大規模的傳染病爆發後，連日清被派出

去做實地調查，因此遭受到感染。另一

方面，這個疾病的來龍去脈也慢慢地被

拼湊出來。連日清表示：「當時已經第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有敗戰的跡象，所

以支援菲律賓的軍隊很多，來來去去之

間，可能就這樣把病帶到高雄來。」一

批批意志消沈的傷兵，被運回日軍的南

進基地-高雄港，他們的體內帶回一群群

蓄勢待發的致命微生物—登革病毒，日

本人當時稱之為「天狗熱」。

蚊子成為傳播的重要媒介

登革熱以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為傳染

的媒介，這兩種斑蚊的成長環境都離不

開水，戰爭期間，因為在當時家家戶戶

都必需以容器儲放戰時的消防用水，因

此可以說每一家都在養蚊子，成為病媒

蚊最好的溫床。

從一九四二年五月份開始，登革熱

的疫情有如燎原之火，由南向北延伸。

到了七月份，台灣全島爆發登革熱大流

行，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登革熱的

疫情在十月份之後，竟然自己退燒了。

花蓮慈濟醫院病毒室陳立光主任表示，

「當年的時代殺蟲劑也沒有很多，那次

登革熱的消聲匿跡，應該不能歸功於我

們對蚊子的控制很好。與其說人類有效

控制了登革熱疫情，不如說是上天幫了

一個大忙。因為冬天的到來，讓蚊子的

活動力減弱，甚至進入冬眠，自然無法

再傳播登革病毒。」人與病媒蚊事實上

都是病毒傳染的重要幫手，登革病毒在

登革病毒重要

的傳染媒介白

線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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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若脫離了宿主的身體，或離開了

傳染它的病媒蚊即無法久活。

不過，蚊子並非與生俱來就有傳染登

格病毒的能力。以台灣民國七十六年時

的斑蚊為例，當時台灣沒有登革熱，斑

蚊自然是「健康」的，但當東南亞做生

意的台灣人返台，把病毒帶回來，並遭

到蚊子叮咬才傳播出病毒，因此蚊子也

不過是無妄的傳播者。

斑蚊受了病毒之累，被人類追殺。但

在傳播的速度上，埃及斑蚊明顯比白線

斑蚊更有效率。白線

斑蚊只會待在室外，

除了叮咬人類，也以

動物的血液為食。牠

習慣一次吃到飽的進

食方式，所以一個受

害者就足夠滿足牠。

這樣的風格，讓人類

被白線斑蚊叮咬、進

而罹患登革熱的風險

大為降低。可是埃及

斑蚊不一樣，埃及斑

蚊因為警覺性很高，

吸人血動一下牠就飛

離，等待機會伺機再

來，所以牠要到吃飽

可能要叮咬五個人，

那麼五個人都會遭受

感染。

埃及斑蚊在傳播登

革熱的角色上，對人

類的威脅較大，登革病毒也藉由埃及斑

蚊這樣的特性，得以級數增加的方式，

在人與人之間快速蔓延，引起一場傳染

病浩劫。

更可怕的是，登革熱曾經只是熱帶

地區的一種溫和，而且不會致人於死的

傳染性疾病。但身強體壯的埃及斑蚊，

會過濾篩選登革病毒。蚊子專家連日清

博士表示，同樣去叮一個病患，埃及斑

蚊感受性都會偏低，白線斑蚊偏高，偏

低的意思是說，有些病毒會被埃及斑蚊

登革熱防治之道

50m

如發現患者，應

在住處半徑五十

公 尺 內 緊 急 噴

藥，撲滅可能帶

病毒的病媒蚊。

若 前 往 東 南 亞

旅遊返國後身體

不適，應盡速就

醫，交代旅遊行

程，以提供醫師

診治之參考。

家中不需要的容器，如水缸、

塑膠桶、花瓶、排水溝等應

丟掉，盛水之容器最好每週

換水，並加以清洗，以消除幼

蟲。

住家應裝設紗門、紗窗，必要時

以捕蚊燈滅蚊，外出時可抹驅蚊

劑或著長袖長褲，以避免病媒蚊

叮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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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疫力消滅掉了，那能夠生存下來的

就是比較強的病毒，所以一代一代的由

埃及斑蚊這樣篩選，病毒的特性有點改

變，就是有比較強、致病性比較強的登

格病毒會被篩出來。

境外移入防不勝防

六十年前，登革熱旋風而來又消跡，

但就在沈寂了四十年後，登革病毒又再

次藉由蚊子的力量捲土重來。隨著政策

的開放，解嚴後的多元社會，使得境外

移入的登革病例防不勝防，因為藏身入

斑蚊、或者人體內的登革病毒，也藉著

人類旅遊而暢行於各地。

一九八七年，屏東東港及高雄市爆發

怪病入侵的恐懼，當時許多開業醫師都

無法立即做出診斷。相對於許多醫生的

迷惘，台灣省政府的主管機關，已掌握

了這個疾病的動態，知道它可能是由漁

民從菲律賓帶回來的傳染病。而當時擔

任台灣省傳染病研究所昆蟲組主任的連

日清博士，又再一次參與了這次的大流

行。

連日清回憶起：「我那年開始做台

灣全島病媒蚊孳生的調查。果然十一月

份，東港有病患發生，我們就從病患家

用捕蚊網掃捕，把活的蚊子帶回來。」

被連博士帶回來的蚊子體內，分離到

登革病毒，証明了睽違台灣已久的登革

熱，又再度捲土重來了。

當時住在高雄的葉瓊月，在七十年代

的流行期間，也得到過登革熱，想不到

二十年後，因為在戶外為過世的爺爺守

靈，遭到蚊子的叮咬，而被登革熱再次

折磨。

那一天，她正好舉家遷移到花蓮居

住，整理著書櫃的葉瓊月，覺得自己

好像發燒了，喉嚨非常的不舒服。但是

為了配合搬家的好時辰，她沒辦法停下

手邊的工作。到最後，全身無力的葉瓊

月，只能坐倒在地板上休息一會兒。

談到發病時，葉瓊月說：「大概晚

上一點，大家都去睡了，我覺得我好

像越來越沒有力氣，覺得口很渴，肚子

有火在燒，很難受、很難受，就一直找

登革病毒目前仍無疫苗可預防，治療上僅能以支

持性療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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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躺上床的葉瓊月輾轉反側，無法

成眠，眼看都已經凌晨二、三點了，身

體還是如火燒般的難過。第二天中午，

當她搬家抵達花蓮後，立刻到花蓮慈濟

醫院掛號看醫生。

慈院感染科主任王立信說：「我記

得瓊月來的時候就是把腳伸給我看，我

看兩腳都出現紅疹，出血點，很像是血

小板過低。她的鄰居街坊到處都有人發

燒，也都出現這些小小的出血點，因此

診斷是登革熱。」

葉瓊月的登革熱檢驗報告很快就出

來了，第一次的檢驗確定她罹患了是

登革熱第二型。登革病毒在醫學上可分

做四種類型，屬於RNA病毒，RNA病毒在

複製時常常出錯，出錯了也不修正，因

此易造成突變。人類即使感染到某一類

型的登革熱，產生了抗體，下次被蚊子

叮咬，接觸到另外三種類型的登革病毒

時，人類仍然沒有抵抗的能力，還是會

再度發病。

另一個無奈的事實是，目前醫學界面

臨登革熱毫無對策，主要是因為不清楚

登革病毒的致病機轉，惟一能做的只有

保守性的支持療法，只能靠病患自己的

免疫系統打倒病毒。

所謂的支持療法就是維持它生命徵

象，將所有問題把它克服掉，比如說脫

水，我們就補充水，低血壓我們就提升

血壓，改善循環。而登革熱最怕是容易

流血，所以重要的支持療法就是輸血小

板，補充血小板，讓流血傾向得到最好

的控制。所幸經過十一天的住院之後，

葉瓊月幸運地出院了。

尚未有疫苗出現

民國八十三年起，台灣登革熱的疫情

變得更為複雜。除了有第三型的登格病

毒出現，還有嚴重的出血熱發生，流行

區域也漸漸擴張往北台灣方向延伸。

根據最新的研究顯示，感染登革熱的

病患有三分之一的機率會轉變為可怕的

登革出血熱，第二次罹患到登革熱的病

人，更是其中最危險的一群。登革出血

熱是登革熱_極嚴重的狀況，當確定病人

罹患的是登革出血熱，不僅該立即進入

加護病房，並且隨時監測生命跡象，因

為隨時有可能大量的出血，甚至嚴重的

時候導致休克，讓病人在很短的時間內

造成死亡。

有鑑於登革病毒的可怕，從一九八○

年代開始，美國、泰國、澳洲的醫學、

學術界通力合作，致力於開發預防登革

熱的疫苗，在大筆研究資金的挹注下，

希望能夠做出涵蓋四種類型的登革病毒

疫苗，可惜實驗到最後都是功敗垂成。

現在每年，全世界約有一億人會受

到登革病毒的感染，其中兩百五十萬人

會產生嚴重的出血熱症狀，這些數目還

在持續不斷的增加。面對與登革病毒的

正面交鋒，人類只能期望有朝一日在了

解它、尊重它的前提之下，與之和平共

存。


